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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玉璞

（上接2023年12月28日《聊城晚
报》02版）饭上来了，郑区长并没急于
用饭，而是先问起了我家的情况，比如
有几口人啊，粮食够不够吃啊，孩子上
没上学呀，各几年级啦，等等。父亲都
一一回答。待了一小会儿，他可能看
到桌子上的炒鸡蛋，判断这等好饭不
可能我全家都吃，于是，他眉头紧皱，
没有吃饭的意思。我父亲很尴尬，心
里犯嘀咕，是不是嫌饭孬呀？这时，西
屋里忽然传来小孩的哭闹声，他对我父
亲说：“孩子们呢？让他们都来吃吧。”
父亲说：“他们都在厨屋（西屋）里吃着
呢。”他说：“我得看看孩子们。”他起身
进了我家西屋。只见我母亲、我姐、我
的三个哥哥正在吃饭，我却在炕上哭
闹。当时，我还不满一岁，还睡土布袋
（将沙土过滤筛净，装小布袋里当婴幼
儿睡袋）。郑区长环视了西屋一圈儿，
目光落在了我们一家人正围着吃饭的
锅台上。见我家吃的是老咸菜和高粱
面黑窝头，喝的是棒子（玉米）面稀粥，
他立马皱起眉头，低头不语。好大会
儿，他转身回到堂屋，把给他的饭菜，
又全都提到西屋里。他伸手拿起俩黑
窝头，将老咸菜拨在一个小碗里，大步
流星地重回堂屋，一口气吃完。然后，
又快步走到西屋里，很生气地对我父
亲说：“云香哥（我父亲的名字），你记

着，从今天起，你们一家吃啥，我吃啥，
再也不能给我单独弄好吃的。你想
想，你们吃那饭，让我吃这饭，我能吃
下去吗？”他说着说着，眼圈泛红了。

我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没来得及
送他，他就快步走出了我家院子（当时
没大门）。刚出去，他又折回到西屋门
口，将刚才对我父亲说的话对我母亲
又叮嘱了一遍，还加了一句：“那几个
白馍馍、炒的菜，让孩子们吃吧。我先
走啦。”我父母送他到院子出口，他走
老远了，我父母还愣在那里发呆。好
大一会儿，父亲才说：“你看看，郑区长
非要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人家是共产
党的好干部呀！”

这是郑区长在我家吃的第一顿
饭，吃得特别快，为的是快点儿走，好让
我们家的小孩子们吃他没有吃的白馍
馍、没有动筷的炒菜。可那天中午，
我们全家没人吃那白馍馍，也没动那
几个菜，照样吃黑窝头、老咸菜，没人
说一句话，心情莫名地酸楚与沉重。

不得已，第二天的饭只好按郑区长
的意见做。不过，我母亲头脑好用，就搞
了点儿“变通”，郑区长不让炒菜，就不炒
菜，不吃白馍馍，就不上白馍馍。她在高
粱面里掺点儿白面，蒸窝头，口感会好一
些，都吃一样的，郑区长就不说什么了。
第二天，郑区长准时来我家，这一回，他
没直接去堂屋，而是先到西屋看了看，
然后，才从篦子上拿了两个窝头，端了

碗小米稀饭，盛了一小盘儿我家自己腌
的胡萝卜条，去堂屋里吃。

后来的三天，母亲做的是“不好也
不孬”的饭。她从邻居家借来了棒子
面，蒸了一锅黄澄澄、泛着香味的窝
头。全家与郑区长都吃一样的，这回
郑区长也就没说什么，吃得很开心。

在我家吃完最后一顿饭，郑区长
有些激动，也很感动。他对我父母说：

“你们是老实人家，以后，区里的其他
干部，还有可能来你们家吃饭。云香
哥、大嫂，你们可要记住喽，你们一家
吃啥，就让他们吃啥。不然的话，怎么
能叫搞‘三同（干部下基层与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呢。党中央要求搞

‘三同’，可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是要
通过搞‘三同’，了解真实情况，体察民
情民意。你们让我自己吃好的，你们
吃孬的，我们能体察啥呀。”

临走，郑区长给我家留下了三斤
粮票和两块钱。按当时物价，这就是
五顿饭的饭钱。我父亲坚决不要，放
回他兜里，他又拿出，塞到我母亲手
里，来回拉扯了好几个回合，无奈，母
亲只好收下。他拉下脸，严肃地说：

“‘吃派饭’，交粮票、交钱是规定，是纪
律，我一定遵守，这一点，你们得听我
的。”说完，他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连
声说“谢谢”，转身走了，走老远了，还
不时地回头、摆手，慢慢地消失在我父
亲母亲的视线里。我父母站在那里，

好大一会儿呆呆地原地不动。我父亲
很激动，倒能抑制得住，母亲却激动得
流下眼泪，哽咽着说不出话。郑区长
是他俩头一回见到、而且是直接打交
道的最大的官儿，可他又不像官儿，他
们才如此动容。

我父母对共产党的感情至深至
切，因为我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
得解放的直接受益者。

从那以后，我家还承担过多次干
部“吃派饭”的任务，有的吃一顿，有的
吃两顿，有的吃三顿。他们也都如郑
区长一样，我家吃啥他们吃啥。他们
都很满意，在大队干部面前没少夸奖
我家。大队干部对我父母非常满意，
敬重有加。

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父母无数
次地说起当年郑区长和区里、公社的
干部来我家“吃派饭”的事儿，每每提
及，他们都十分感动，都从心底里敬佩
这些干部。

现在，“吃派饭”的年代已经远去，
但“吃派饭”的精神永存。前几年，刚
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很多包村干
部、第一书记，他们察民情、听民声、解
民忧，与贫困群众同吃同劳动，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当年干部“吃派饭”的精
神。这种精神在赓续传承，永不会停
止；这种精神是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的坚强纽带，将永远发扬光大。

（全文完）

区长在我家“吃派饭”(二)

□ 刘旭东

在鲁西农村，普通老百姓的家里，
近些年时兴一种新型炕灶——吊炕。
它不同于盘建在地面上的传统土炕，
而是用砖石或水泥板做地脚，把炕体
悬空的床式火炕。吊炕的名称大概因
此而生。和传统的土炕相比，它的特
点是结构合理，通风良好，柴草燃烧充
分，上火快，传热和保温性能好，炕灶
热能利用率高。而且，这是一种睡觉
时从头到脚渐次加热的结构，符合人
体养生规律。这种吊炕省燃料、省时
间、好烧，使用方便、安全卫生，因此受
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甚至有的家
庭为儿子结婚盖新房，虽然房中安装
了天然气、空调、电暖器，但依然要配
上吊炕。

我家也有一个吊炕。是十年前一
位从东北回来的老师傅给改良盘建
的。它长三米、宽两米，是当时全村最
大的一个火炕。建造所用材料和施工
过程也比较简单，主要原料是方砖、沙
子、水泥板和一个铁制插板。这种炕
炕面宽敞、排烟通畅、炕温能自由调
节。我让瓦工师傅给炕体抹上了一层
水泥，讲究的人家还会精心贴上瓷砖，
看上去特别漂亮，美其名曰“能烧热的
席梦思”。吊炕可利用玉米、棉花、小
麦等农作物秸秆来燃烧取暖。造价也
不高，记得当年我家盘这个大吊炕，总
共才花了三四百元。

我家这个吊炕盘在了一间经过装

修的土坯房里，占了整个里间一多半
的面积。老伴儿可着炕面买了一整块
炕革铺在上面，既干净又平滑。我家
院子里种着各种树木，还有几亩责任
田，所以有烧不尽的柴火、树叶和废旧
木料。冬日里，老伴儿早早就烧起了
火炕，将相当一部分秸秆利用起来，转
化为热能。哪天天冷就烧两回，然后
把烟囱上的插板一关，全部温度就保
持在室内，不仅晚上睡觉时不冷，白天
不生炉子不开暖气室温也保持在10℃
以上。吊炕下面还可以放洗过的鞋
子，一夜之间就能烘干。吊炕烧起来
很顺，有一股很强的吸劲，火点着以后
就沿着烟道向里吸着烧，因此不论什
么天气，不论刮多大的风也不会反烟，
整个屋里不会有一丁点儿烟熏火燎的
感觉，有的只是热烘烘的暖意。倘若
再讲究一点，在炕的一侧墙上配挂上
一个碳纤维电暖器，便可与吊炕散发
出的温度互相配合，则更是锦上添花
了。

寒冷的冬天里，火炕是人们最关
注的地方，也是农村老百姓普通而幸
福的享受。屋外越是北风怒号、滴水
成冰，大火炕越显得温暖，整个屋里、
被窝里暖烘烘的。睡时脱了衣服，把
腿脚往下一伸，舒服极了，这就是所谓
的“幸福”吧。邻村有位姓李的大爷，
一到冬天，就早早吃了晚饭，早早钻进
暖烘烘的被窝里。他说：“我不困，也
不累，只是为了享受这大火炕的温
暖。”其实，李大爷因为上了年纪，和老

伴儿分别患有腰疼、腿疼病。睡热炕，
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老两口有疗愈的
作用。我和老伴儿也是感同身受。老
伴儿说，睡热炕，那才叫享受呢。虽然
我们如今住在城里，有地暖，室内暖
和，但总觉得比不上老家小屋子里的
吊炕舒适。那时，我的小外孙、外孙女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就闹着让父母或爷
爷奶奶把他们送到姥姥家来，其目的
之一就是为了享受这大炕的温暖。他

们在炕上嬉戏打闹，在热被窝里钻来
钻去，弄得整个炕上乱七八糟，然后开
心地大笑。夜里，俩孩子睡在我和老
伴身旁，一边儿一个。我常爱扭头看
看这个，瞧瞧那个，轻轻抚摸着他们熟
睡中的小脸和头发，侧耳听他们轻轻
发出的童稚的鼾声。俩孩子睡得那叫
一个踏实啊，一如这推也推不翻、晃也
晃不动的大吊炕。

（图片由作者提供）

老家的吊炕

吊炕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


